
B04 文苑 2019年6月14日 星期五

编辑：李楠楠 美编：武春虎 校对：周宣刚

讌茗茗堂堂饮饮茶茶记记
文/杨悦浦

清明节前，汉方茶舍主人
莫智军和主持人常江邀请相熟
的画坛文友张文华、许向群等
到翡翠山汉方茶舍，品尝刚上
市的明前西湖龙井和狮峰龙
井。

我也前去凑趣。
明前龙井，听起来就那么

神圣，“茶痴”们不会放过这大
好品尝时节。

对于我们很少喝龙井的人
来说，能够以龙井名茶为题雅
集，是件难得的事情。此前小莫
老总已将狮峰龙井送给了画家
今荣，我和她冲泡静品，为久违
的茶香折服。今天，文友在茶舍
讌茗堂品鉴明前新茶，虽大多
未在喝茶上用功，到此也就是
几杯清饮难说“品味”，但能和
茶舍主人们一起尝鲜说茶，进
而知茶，都觉得不虚此行了。

文友品茗，意不在茶，重其
过程，茶香四溢时，听主人介绍
龙井的奇妙和饮茶的奥妙，分
享茶舍自创品牌的种类及包装
设计，欣赏茶艺师将茶道推到
极致的功夫，对室内文化配置
品头论足，总之，饮茶愈盛，话
题越多，甚至忘情。这个时候，
茶是话题的媒介，或为明前龙
井之溢出？或为饮茶本属功能？
反正此刻茶堂文气涵远，大家
在亲和氛围中藉茶山南海北一
番，可不，只有茶道才能创造出
如此这般的境界啊。
讌茗堂的饮叙，已平铺到

文谊界面，情感进一步被龙井
之热升腾。

看着这情景，我想起了40
年前第一次喝龙井茶的经历。

1979年正值暑热，我被几
个科协同事“骗”到了杭州，说
是分头办事，谁知他们密谋好
了，一到杭州后就去黄山玩耍，
让我一个人办事。也罢！我一天
把所有的事办完了，余下的时
间是等他们下山。难得有这等
清闲工夫，买了张杭州地图，开
始观览各个景点。

第一个去处，是仰慕已久
的龙井村。

清早坐首班公交车到了龙
井，村子里外、茶山上下，能转
的地方都没放过。看完后有些
失望，普通的村落，平常的茶
山，不过是村里有制茶人山上
有龙井茶树。未见到龙，没看到
井，凭啥叫龙井？想找人打探此
地故事，碰上一个兜售龙井茶
叶的年轻人，看我买不起扭头
走了。龙井茶，既没喝过也没见
过，龙井村，懵懵懂懂的跟没来

一样。
回到杭州城里。
去灵隐寺绕了一圈，大殿

雄伟，信众磕头，可我不信佛，
看了一眼跪在那里的秦桧，就
直奔西湖。

西湖之美，倒让我文心荡
漾起来，一路无尽地赞叹。

烈日高悬，我这个北方佬就
是受不了江南的闷热，加上急着
赶景点，汗流浃背，口渴难耐。

到了虎跑泉那里，见有茶
馆，立即进去，有位白发“服务
员”提着一把大开水壶在应酬
茶客，向前打躬道：

“大爷……”
那大爷吼道：“叫同志！”
“噢！同志！我想买杯白开

水喝？”
那同志显然觉得我在“上

有天堂下有苏杭”之圣地竟叫
起“大爷”来了，不可理喻！瞪着
我说：“到了西湖，不喝龙井，你
干什么来了？”

“我……想找点水解解渴
呀！”

“喝龙井！”老同志命令式
地把一个玻璃茶杯放到我面前
的桌子上。

“那……”我犹豫着。
“这是什么地方？是虎跑

泉！我告诉你，龙井茶用虎跑泉
水冲泡，保证你喝了之后一辈
子忘不了！”

“有那么神？”我小声嘟囔
着坐了下来。

茶馆(说是茶轩更合适)为便
于赏景，门面大开，窗大透风，湖
面热浪也就一阵阵袭来，热得我
更透不过气来。那白发老同志往
茶杯里放上一些龙井茶叶，用大
壶里热水冲泡后放到我面前，之
后去招呼其他顾客了。看着玻璃
杯里细扁的黄色小叶片在开水
中不断翻滚，渐渐地又往杯底立
着下沉，还有股淡淡的香气溢
出。我喝惯了凉白开，想等茶水
凉了之后喝完走人。发现那白发
老同志老远一个劲地指我的杯
子，我不明白。他过来又是冲我
吼道：“这茶你要趁热喝，才能喝
出味道来！”

我心中好笑。这么热的天，
浑身冒汗喝热茶？亏他想得出
来！喝茶不就是解个渴嘛，啥味
道不味道，喝杯水还“一辈子忘
不了”，糊弄谁呀！不过，难得老

“同志”特地关照，赶紧喝吧！
一喝，茶水进到嘴里，随着

有点烫的热劲儿，开始出现苦
涩，随后变成一种清润的香味
充满口中，那香味不是飘散在
空气中的，而是融在嘴里感受
出来的。这第一口，让我好生奇

怪。
接着又喝了几口，那茶水

依然靠着热力在嘴里散发着莫
名的香气，热汗也从额头胸前
渗出，似乎茶水正在把体中热
气往外赶，连着又喝了几口，慢
慢适应起来。

那白发老同志过来给我往
茶杯里续水，问道：“怎么样？”
我笑了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指着我说：“一看你就是个不懂
茶的人。好好喝！”

第二杯茶喝下去之后，虽
然身上继续出汗，可我不觉得
像进来时那么难以忍受了。这
里的规矩是一杯茶随时续水，
直到喝完离开，要换茶得另付
费。我在这里坐着，白发老同志
不断续水，喝得不急不躁，这当
口好像明白一点什么叫“品”茶
了。更奇怪的是觉得身上凉爽
起来。在这里休息了半个小时，
没有了闷热感。

结账时，要三角钱！在坐公
交车几分钱的时代，三角钱够
我一天的饭钱了！可见这茶馆
供应的龙井茶品质不一般。老
同志捏着我的三角钱几乎是点
我的鼻子说：“三角钱在虎跑泉
喝了龙井茶，你将终生难忘！”
又来了！

出了茶馆，发现胸背两腋
很清爽，更奇异的是满嘴的香
味已经渗透进腮帮子久久未散
去。唐代诗人卢仝在一首诗中
说过喝茶的感受：“一碗喉吻
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
四碗发轻汗，五碗肌骨清，六碗
通仙灵，七碗喝不得也，唯觉两
掖习习清风生。”我喝了几杯不
记得了，本是俗人，肌骨浑浊，
不会“通仙灵”的，但“喉吻润”

“破孤闷”“唯觉两掖习习清风
生”倒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
西湖品茶，似乎让我找到了一
点茶在精神上的启悟，接受了，
才能够去寻觅茶的文化本源。

带着这股子香气，继续游
走，去三潭印月体味西湖古韵，
跑苏堤遥想杭州历史，到原国
立艺专思祭黄宾虹，在望湖楼
重温苏东坡，爬上雷峰塔遗址
发了一会儿幽思……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真正与
茶交集。四十年过去了，那老同
志没说错：“终生难忘”。

今天，讌茗堂中欢情浓烈，
颇似虎跑茶馆中本地茶友高谈
阔论的情景，只是那时我置身
度外，而今天与大家在这里文
心相通，是那一杯杯无言而清
亮的明前龙井茶把一切融在了
一起。

莫忘龙井。

文/贺明文

从山野间残存的最后一
点积雪消融之后，便一直在
等你。等到芳草吐青，等到

“霁柳吹花春已老”。终于，在
谷雨过后的第二天清晨，你
像曼妙的青衣女子，迈着轻
盈的步伐，踩着满地的残花，
悄然而至。你在暮春之际翩
翩起舞，不疾不徐，飘然而
下，轻轻滴落在草长莺飞的
春色里，滴落在人间四月的
芳菲里。你用一贯的清丽淡
雅，告慰这即将逝去的春天。

滴滴答答的细雨，将我
从酣梦中唤醒。这迟来的春
雨所给予的喜悦，冲走了周
末慵懒的睡意。于是便伫立
窗前，静静凝望窗外淅淅沥
沥的雨。白玉兰树上，几朵已
然萎缩的花儿依旧不舍得零
落，像不肯离开母亲怀抱的
婴儿，紧紧依偎在满树滴翠
的绿叶之间。雨水的轻抚，并
没能减轻那一份别离伤感，
反而让它们看起来更加凄
楚。春雨如画，用眼睛看，还
要用心看。有时，眼睛看不到
的美丽，闭上眼才会瞧得见。
正如此刻，我的思绪蔓延，寻
到了江南。我不是戴望舒，却
同样瞧见对面小巷里走来那
个撑着油纸伞，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擦肩而过
时，她对我宛然一笑，我心里
便留下了丁香一样的芬芳。

这北方小城的暮春之雨，
虽没有江南烟雨蒙蒙的那份
迷离朦胧之美，却给人一种心
清明静的惬意之感。忽然有一
种冲动，想到这轻柔的细雨中
走一走，不带任何伞具，就那
么独自一人洒洒脱脱地行走，
畅畅快快地淋雨，享受细雨从
头到脚、由外至内所带来的清
清爽爽。这春雨洗去了满身的
尘埃，洗去了内心的惆怅和烦
忧，心便澄明如一颗玲珑剔透
的水晶，闪着晶莹的光。不过
也只能是想想，正常思维下，
似乎没人会做这样的“傻事”，
真要那么做了，招来的定是异
样的眼光或嘲笑。唉，可怜的
人们因胆怯和羞涩，因那并不

值钱的面子而畏惧前行，失去
了多少体味浪漫和寻找自我
的机会。

但我还是没有放弃与春
雨亲密接触的念头。打开窗，
将双手伸出窗外。凉凉的雨便
滴落于手掌。我并拢起手指，
那些小水滴便沿着手掌的纹
路不断淌向掌心。不多时，掌
心就积满了雨水并外溢。我小
心翼翼把双手收回，又慢慢地
向一起紧紧合拢，两个掌心的
雨水汇成一个小水洼，清澈的
水面像镜子一般映照着我的
脸。低下头，把脸探向那清澈
的水洼，手掌堆起来的水洼太
小，只能装下鼻子和嘴巴。但
那沁人的清爽，还是传遍了我
的全身。于是，贪婪的我，索性
将这一捧水全部浇在脸上。那
种从心底溢出的快感，难以名
状。暮春之雨似乎洗涤了岁月
的印痕，此时的我，灵魂仿佛
回归昔日那纯真的童年，像一
个顽皮的孩子。

总是莫名喜欢雨，尤其
这暮春之雨，很容易勾起袅
袅情思。淋漓的细雨中，藏着
许多故事。有的浪漫，有的遗
憾，有的感伤，有的悲切。每
一次回忆，便是和过往重逢。
只是时间淡化了情绪，当年
的怦然心动或者黯然神伤都
已化作此刻的会然一笑或不
尽释然。那轻柔的雨水，湿润
了唐诗宋词，润湿了斑驳岁
月，湿润了额纹里残存着的
青春记忆。想起那些往事，心
里就像雨滴溅起的层层涟
漪，晕开了花。

暮春之雨一直缠缠绵绵下
了一天。入夜，雨滴依旧不紧不
慢敲打着窗外的晾衣架，叮咚
作响，如一曲不停歇的美妙音
乐。已是深夜，窗外湿漉且静
谧，最易入眠，可我却不忍睡
去。“暖风吹雨浥轻尘，满地飞
花断送春。莫上高楼凝望眼，天
涯芳草正愁人。”初夏的脚步已
慢慢走近，春天已气若游丝。我
并不急于瞧见明日经暮春之雨
洗净后的满城新绿，只想让这
绵长的细雨多陪伴一会儿，让
这安静美好的时刻多停留一会
儿。仿佛只有这样，我喜欢的春
天便不会离去，那厌烦的夏天
就不会来临。我闭上眼，任由那
美妙的音符敲击耳鼓，撩动心
弦。如果时间就此止步，那将呈
现一个最美的梦境：我在春水
荡漾的湖面上，在巍峨群山的
掩映下，向着前方，自由地行
走……

暮暮春春之之雨雨

故故乡乡

文/程鸿

读过王开岭的“因整容而
毁容的故乡”之后，心里对故乡
的思念竟日益加深。我的童年
应该说是快乐的，也是幸福的。
故乡的风景很美。我把我生长
的地方认作故乡，至于父亲嘴
里的故乡，我只认作是一个籍
贯而已。

故乡于我是村南一条清澈
的小河。河面不宽，沿河两岸是
树林和果园。河水蜿蜒数十里。
五六岁时表姐曾带我沿着河边

的小溪挖蛤，那种清水河里的
小蛤有拇指指甲那样大，青绿
色的壳。表姐一下午能挖一大
瓷杯。挖来的蛤吐净沙后加清
水煮沸后关火，用筷子在锅里
不断搅拌张开口的蛤，蛤肉会
剥离蛤壳，这种蛤汤很鲜。可惜
现在再也尝不到了。

故乡于我是村里一条条长
长的小巷。小巷呈南北走向，两
侧分东西布局的院落。巷子尽
头的人家，街门对着巷子口，推
门而入映进眼帘的是一个大大
的照壁，照壁上画着花鸟和写
着大大的“福”字。姥姥家在小
巷西侧，回门朝东，对门也是一
户人家。姥姥家的院落没有照
壁，是一个方方正正的院落。院
子没有单独垒起的南墙,围起院
落的是南面人家房子的后房
墙。院子里有一棵大大的梧桐
树，春天梧桐紫色的花朵像喇
叭，随风飘落。夏天树下可以纳
凉，绿荫下长满了青苔。

故乡于我是一井一碾一
塘。村中央有一口井，全村人吃
水问题都是由这口井解决，井
边常会见到洗菜的女人们边洗
菜边聊天。村里还有一个大大
的石碾，光那个石碾滚子就有
两个成年人合抱起来那样粗。
村里人会推着碾杆碾粮食。我
们小孩子只顾玩，不顾大人的
劳累和心烦，看到有碾粮的，我
们就双手吊在人家碾杆上双脚
离地让大人推着走几圈。村后
还有一大片荷塘，村里人称那
是荷花湾。夏日里荷塘开满了
荷花。小孩子们会头顶一片荷
叶当帽子纳凉。夏日雨后的夜
晚，蛙鸣阵阵，吵得人睡不着
觉。乡下的夜死寂黑沉，让蛙鸣
吵得睡不着觉的我，会张着眼
睛瞪着黑暗感觉害怕。

故乡还有我儿时的伙伴。
一个女伴家的院落种了两棵我
至今叫不上来名字的花树。每
年花开的时候我们去她家玩，

就在她家院子里摘那花吃。花
呈粉紫色开得较大，花瓣嚼在
嘴里黏黏的有甜香味。她爸爸
会画画，她家里有一个装裱精
致的大画框，画的是她爸和她
妈的合影，画里她妈梳着两条
乌黑的大长辫子真是好看，这
画作是她爸的作品。我还有一
个伙伴家的房子在村里算是最
气派的。他家门口有浮雕的石
刻门墩。高高宽宽的门檐，推门
而入是一个小过道，映入眼前
的也是一个大大的照壁。绕过
照壁来到院子，有一条碎石铺
的甬道直通正房。院落种有石
榴等各种花草。走过院子要拾
级而上进正房。推开正房的后
窗，他家还有一个小后花园。园
子里种着几畦蔬菜和果树，后
院角落还有个兔子笼，养着灰
色和白色的兔子。

村前是一个土坝，坝坡上
长满了像灌木丛似的槐柳，村
里有些巧人会割这种柳条编篓

子和果筐。翻过坝就是沙滩、小
河和沿岸望不到边的树林了。
春日里，老师会带着我们一大
群孩子停课，让我们在河边和
两岸的小树林里疯玩一下午。
我们会围沙坝堵小鱼，在小树
林里拔芦苇草的嫩芽吃，或者
猛地蹦起，拽折一根长长的杨
柳枝条，把枝条的叶子撸掉，轻
轻一拧，枝条的外皮和木芯就
脱离了，把外皮撸下来截成一
小段，放进嘴里当哨子吹。故乡
的一切现在回想起来竟是如此
的亲切，如诗如画。

人生过半，早已远离了自
己曾生长过的地方，故乡那些
唤起我温情回忆的旧景许多都
已荡然无存。清清的小河如今
成了干涸的河床。井、石碾、荷
塘、青砖灰瓦都已无迹可寻。捡
拾故乡，肯定还有些让我遗落
的角落，但是在梦里，那些丝丝
缕缕的情节一定还会不时地来
和我相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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